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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杰，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

方向为计算机体系结构、并行算法、人

工智能、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战

略等。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形成战
略科学家成长梯队”的号召以
来，媒体上讨论战略科学家的文
章很多，多数文章是讲最高层的
战略科学家多么重要和如何培
养高层战略科学家。但是，战略
科学家也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
梯队，顶尖的战略科学家凤毛麟
角，只能靠“时势造英雄”，不是
特殊照顾和刻意培养出来的。
对多数科技人员而言，更重要的
是培养科技战略意识。

1990年，我被选聘为国家智
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时，
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高
技术司的领导说，“我们国家不
缺写文章的学者，最缺的是像邓
稼先一样的战略科学家”。从那
时起，我的普渡大学校友邓稼先
就成为我心中的偶像，在发展高
性能计算机和 CPU芯片的过程
中注意培养自己的科技战略意
识，在科技战略咨询和推动我国
计算机产业自立自强上做了一
点贡献，现在曙光高性能计算机
和海光、龙芯CPU已成为我国信
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的主流产
品。但至今我还是科技战线的
普通一兵，不是战略科学家。我
根据自己 30多年科研工作与培
养科技人才的体会，谈几点关于
培养科技战略意识的认识。
1 战略科学家梯队的形成要加

强科学素养和战略意识培养
目前大家谈论的“战略科学

家”，是一个外延扩大了的顶尖
科学家、重大项目工程师、科研
方向决策者的群体，既包括狭义
的“战略科学家”和在某个专业
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大科学家，
又包括主持大科技工程的技术
总师、工程总指挥，甚至还包括
科技型龙头企业的 CTO和做科
技决策的高层行政官员。科技
界的顶层人才有一些共同属性，
但战略科学家和顶级专家的战

略意识有较大差别，对科技人
员和官员的要求更不一样。从
事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研究的
科技人员往往具有工程师的特
征，许多产业上卡脖子的科技
问题需要有战略意识的顶尖工
程师来解决。提出要重视培养

“战略科学家梯队”，是因为在
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自立自
强的科技对懂战略的科技人才
有迫切需求，本文讨论的“战略
科学家”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
既精通本专业的业务，又有放
眼全局和未来的战略意识和前
瞻本领，而且能带领一个团队
攻坚克难，不管他们是科学家
还是工程师。

党中央提出的要求是“形
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这一
要求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形成的人才队伍的特征。100
年前，丹麦因为出了一位物理
学大师波尔（Niels Henrik Da⁃
vid Bohr），就可以像磁石一样
吸引全世界的天才物理学家奔
赴哥本哈根，使丹麦成为全世
界理论物理研究的科学中心。
其他的科学领域也曾出现过全
世界的同行围绕几个科技明星
转的局面。但近几十年科技发

展很快，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尤
其是技术广泛普及的信息领域，
已经分化成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分
支学科，每一个分支都有做出重
大贡献的科学家。如果希望信息
领域现在就出现几位统领全局的

“战略科学家”，恐怕是痴心妄想。
这是科学的进步使然，我们要尊
重这个现实。因此，在培养战略
科学家的过程中，不要把希望完
全寄托在中国出几个诺贝尔奖、
图灵奖得主等大科学家，而是要
扎扎实实提高战略科学家梯队的
科学素养和战略意识，构建人才
成长的良性环境，通过科学合理
的决策机制发挥高端科学家和工
程师的群体作用。
2 战略科学家的第一要素是爱

国情怀
“战略”本来是一个军事术

语，讲的是全局性、长远性的策划
和谋略。将军事上的战略借用于
科技领域，就必然与国家的发展
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提及“战略
科学家”时，心中想起的大多是邓
稼先这样为国分忧的科学家。因
此，战略科学家的第一要素应该
是“爱国情怀”。1991年，我率领
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代
表团访问美国时，与一位在美国
很有名气的华裔科学家座谈，他
很激烈地批评国内的“863”计划，
说中国发展一点键盘、鼠标、显示
器等部件产品就可以了，不要好
高骛远做高性能计算机。我当时
就有一种感觉，如果完全依靠长
期生活在国外、没有爱国情怀的
科学家做国内的科技发展规划，
就只能是一步一步地跟在别人后
面爬行。

在我的接触中，对发展我国
集成电路等被卡脖子的产业贡献
最大的，不是大科学家，而是在科
研单位、政府和企业都工作过的
战略科学家江上舟。他是我国改
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又第

造就战略科学家梯队，

培养科技战略意识

1



科技导报2022，40（16）www.kjdb.org

一批回国的“海归”赤子，具有十
分强烈的爱国情怀。他曾是我
国中长期（2006—2020年）科技
发展规划战略研究重大专项组
的组长，16项重大专项都是他负
责筛选或提出的。也是根据他
的指示，我才起草了核高基重大
专项（01专项）立项报告。他在
上海市政府工作的 10年间，不
仅为上海和全国筛选出了 50余
项重大战略专项，还形成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筛选重大项目的思
路与方法。他曾为说服海外专
家尹志尧回国说过，“我是个癌
症病人，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
出这半条命，也想为国家造出光
刻机、等离子蚀刻机”。尹志尧
回国后研制生产的 5 nm刻蚀机
已卖到台积电。江上舟在中芯
国际最困难时候带着绝症出任
董事长，两年后去世。现在上海
市一年的集成电路产值高达
2000亿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他用“半条命”换来的。要是有
人问我，什么样的人可称为战略
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江上舟就是我国战略科学家的
代表！
3 要培养全局战略意识

科学家的“战略意识”或者
“战略思维”至少应包含两个维
度：空间与时间。战略意识的空
间维度是“全局观念”，战略意识
的时间维度是“前瞻思维”。所
谓全局观念是指突破本专业、本
行业的局限，站在更高的角度从
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科技发展
问题。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到全
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中国工程院做了很多有重大影
响的战略咨询研究，其中多次被
国务院领导提及的《中国水资源
发展战略综合报告》就是钱正英
等战略科学家大局观念的典型
体现。这份报告站在全局的高
度对水的认识和管理提出了新
的概念，提出要先保证生态环境
必需的用水，然后再分配经济用
水等战略建议，促使我国从传统
的以供水管理为主转向以需水
管理为目标，进行了一场提高用
水效率的重大改革。

一项科学技术或一个产业

的落后，可能涉及许多其他领域
的技术或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
不全面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就
找不到解决办法。我国的集成
电路落后就属于这种情况。许
多人认为中国只要造出世界上
最先进的光刻机，集成电路就不
会再受制于人，因此大力呼吁政
府不计一切代价研制最先进的
光刻机。中国科学院做了全面
的调查，发现 14 nm集成电路制
程共有 164种工艺测量设备，我
国尚有约 3/4的设备未开发，将
近 1/2的设备开发周期不确定或
目前不具备开发条件。这表明，
即使是比国外落后 5代的集成
电路设备，我国短期内也难以全
部国产化。在做了全面调查分
析后，中国科学院向有关部门提
出建议：成熟工艺不是落后工
艺，从市场的角度看，成熟工艺
的覆盖面、对全产业的带动性可
能大于先进工艺。因此，在发展
先进制程的同时，更要重视 55~
28 nm的成套工艺制程，近几年
应主要通过提升成熟制造工艺
的水平、扩大产能，丰富产品，整
体提升中国集成电路的竞争力。
这种建议似乎不吸引眼球，但这
是负责任的战略科学家基于全
局考虑后做出的可操作的建议，
相信经得起历史检验。

一个人视角的局限性主要
来自个人、单位或部门利益的约
束。战略规划会议本来是讨论
如何“建房”，但单位意识严重的
学者往往只有“分房”的心态。
许多重大项目实现不了强强联
合，也是单位利益在作祟。年轻
的科技人员提高科技战略意识，
要从摆正“小我”与“大我”的关
系入手，在内心中提高国家利益
的权重。
4 要培养前瞻判断力

战略科学家的另一个特点
是具有超出一般学者的前瞻判
断力，或者说选择科研方向的直
觉能力较强。这种能力与个人
的天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源于
长期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知识
积累与经验沉淀。具有宽广的
知识面和跨学科理解能力的科
学家才会有预见未来的眼光。

在一段时间内，在众多科技探索
中可能有一门或几门学科分支
出现取得重大突破的预兆，学术
界称之为“当采学科”。事先准
确判断“当采学科”是件很难的
事，因为看似容易突破之处常常
伴有意想不到的陷阱。独具慧
眼的战略科学家在这种时候可
能发挥特殊的作用。科学不是
靠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更不是
权力的游戏。善于公关宣传的

“网红科学家”很容易吸引眼球，
成为大众和官员追捧的对象，有
可能形成浪费国家科研资源的

“伪当采学科”。针对这种泡沫，
有良知的战略科学家往往起到

“吹哨人”的作用，国家要营造包
容“吹哨人”的学术科研环境，倾
听不同的发声，这样才能培育出
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5 要培养宽广胸怀和民主作风

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很
多可以个人或在小作坊中完成，
这类科研人员甚至是大科学家，
情商不一定很高，也可能有怪
癖。但战略科学家往往要与一
大群科技人员一起工作，必须有
宽广的胸怀和民主作风，能听进
不同声音，在学术争论中对科技
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选
对一个战略科学家，可以带出一
支敢于啃硬骨头的队伍。若选
错一个战略科学家，可能毁掉很
多人才。因此，对战略科学家的
提拔任用不能只看论文和奖励，
更不能以“院士”“杰青”等人才

“帽子”为判断依据。堪当大任
者一定是真刀真枪中磨练出来
的，不是靠吹捧和拉关系。有远
大抱负的战略科学家一定会甘
为人梯，创造条件让青年人超越
自己，而不是利用年轻人为自己
的声誉涂脂抹粉。我留学回国
工作 30多年来，在计算机领域
并没有重大技术发明，但感到欣
慰的是，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年轻
人，已经有二三十位成长为计算
机领域的领军或骨干人才。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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